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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阳征定的老家湖南邵阳，一直流传着“跨长江，越黄

河，走出去”的民间俗语。这句话也把奋力拼搏的理念“种”进

了年幼的欧阳征定心中。

越黄河，长大后他如愿在山西太原求学，攻读机械电子工

程专业；跨长江，毕业后他来到深圳，进入大族激光智能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族激光”），一干便是 15 年，并成

长为电气工程高级工程师、“宝安大工匠”。

2006 年，刚入职的欧阳征定成为高功率激光切割项目的

电气工程师。此时，大族激光在高功率激光加工方面也才刚

刚起步。

欧阳征定由此开始了求索之路。他自学激光原理、激光

切割理论等方面的专业书籍，反复在设备上测试，遇到问题就

向有经验的同行前辈请教，在技术上渐入佳境。

2011 年，他开始潜心研究复杂曲面曲线三维五轴激光切

割控制技术，其中，激光切割头的电气部分最为关键。

电机功率大，意味着产品体积也大，为解决这一矛盾，他

和团队不断改造电气结构，与电气厂家数次沟通，历经 3年多

时间，终于将三维五轴激光切割头的重量由最初的 70多公斤

减至 40多公斤。

从无到有，仅仅是第一步。随后，欧阳征定又带领研发团

队创造了多点触控技术，解决了无限旋转过程中信号接触不

良、易受干扰等问题，从而实现了无限旋转三维五轴激光切割

头的国产化。

在大族激光智能制造车间，3D 打印激光设备中的“小火

苗”快速飞转，一个汽车轮毂一层层叠加起来，初具雏形。“这

就是激光增材制造控制系统的简单应用。”欧阳征定告诉记

者，3D激光打印可以实现产品快速化定制。

眼下，欧阳征定正在进行一项新研究——激光清洗技

术。这项技术与喷洒高压水枪清洗不同，是通过高能量气化

清洗设备，能避免对基材表面产生伤害。

“学技术没有半点捷径，唯有踏踏实实做事。”言语中，欧

阳征定的每一句话似乎都注入了几分思忖，这也是他用一束

激光“照亮”智能制造的秘诀。

为了让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走向工程化运用，孔伟成勇闯量子科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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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下旬，气温陡降。位于北

京市西南郊的京雄高速（北京段）工程七工

区项目部，项目经理罗峥鑫和工友们却有些

兴奋。

完工在即，他们已在这里苦战数月，很多

人和罗峥鑫一样，奔波于项目部和工地之间，

还没去过市区。谈到完工后的心愿，大家愈

加兴奋——

“我要去王府井逛街。”

“我想去三里屯。”

“来北京这么久，还没吃一顿北京烤鸭。”

……

此刻，平日里总是行色匆匆的罗峥鑫，终

于缓了口气，眼神里充满温情：“等完工，我想

带女儿去趟北京环球影城。”

决战京雄

房山区长阳镇，冰封的小清河畔，苍茫大

地上一条灰色的钢筋水泥“长龙”依河道从西

南向东北绵延而去。

寒风中，工人们在巨大的桥体上热火朝

天地忙碌着。随着最后一段防撞护栏浇筑完

成，中国中铁五局承建的京雄高速公路（北京

段）工程七工区项目施工任务全部完成。罗

峥鑫率领的团队，成为全线首家完成主体工

程施工的单位。

这条双向 8 车道高速公路，将把雄安新

区同首都北京连接起来。全面建成通车后，

两地可实现 1小时通达。

罗峥鑫负责的七工区项目工期紧、任务

重、标准高，施工情况极为复杂。一年间，罗

峥鑫的发量减了不少。

每天早上 7 时，罗峥鑫都会准时出现在

项目部会议室。他积极组织周交班会、专题

会、方案研讨会……围绕安全、质量、工期等

进行交底和交流，梳理出施工难题，当即确立

解决方案。

同事们的印象中，罗峥鑫的双眼总是熬

得红肿，而他自己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从夜晚

熬到了清晨。

每天，罗峥鑫的电话总是响个不停。晚

上和女儿视频时，常常被同事打进来的电话

打断。

在罗峥鑫带领下，七工区蝉联项目公司

劳动竞赛考核“四连冠”，安全生产 264天，零

事故，零环保投诉。

筑路12载

面对京雄高速这样的重大工程，虽是项

目经理“首秀”，但罗峥鑫心里并不怵。12 年

练就的过硬业务本领，让他心里有底。

2009 年，学习土木工程的他毕业后第一

份工作是在贵州黔东南榕江深山里参与修建

贵广铁路，作为见习生，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扛

着设备测隧道。

工地地处深山老林，到最近的镇也要半

小时车程，他和同事们住在简易板房里，每

个月才能洗一次澡，网络信号全都被大山阻

隔了。

一年后，见习期满，同来的 20 多个人跑

了一半多。但罗峥鑫，留了下来。

后来，他又先后参与安嵩地铁、西成铁

路、大临铁路建设。大临铁路项目历时最长，

5年间，在位于云南大理的崇山峻岭，他和同

事们建了 8 座特大桥、4 座大桥、3 座中桥、2
个隧道。

其间，罗峥鑫获得了“十二五”优秀科技

工作者称号，他的成果《高速铁路斜井下穿

石油管道施工技术研究》让他在行业内小有

名气。

家在远方

对 于 罗 峥 鑫 来 说 ，家 和 家 人 ，总 是 在

远方。

罗峥鑫是湖南郴州人。他参与的最远的

京雄项目，离家 1600 公里，最近的贵广铁路

项目，离家也有 1000公里。

2009 年，罗峥鑫留在贵州项目工地过春

节，那是他第一次不在家过年，不曾想，此后

辗转于不同的项目建设工地，和家人聚少离

多成了常态。

2021 年夏天，父亲破天荒来北京看他。

后来他才知道，来京前，父亲生了一场大病，

一度被下了病危通知书。这次，姐姐带父亲

来北京是为了看病，也是想看看罗峥鑫……

2021 年暑假，妻子带着女儿来北京陪

他。罗峥鑫专门为孩子准备了一个蓝色的

小枕头，女儿果然喜欢。假期结束后，每次

视频通话，女儿总是问他：“那个蓝色小枕

头还好吗？”罗峥鑫明白，女儿其实是在挂

念他。

从贵广铁路，到京雄高速，一路建设，一

路飞驰，不知不觉，人到中年。罗峥鑫常常回

想起，刚入行时，在贵州深山扛着设备测量的

时光。

《在建筑中发现梦想》一书的作者曾说

过，“我希望将有生命的建筑送到社会面前”，

这句话也成了罗峥鑫的座右铭。

截至目前，罗峥鑫参建的铁路、公路里程

数累计有 105公里。

不久后，他又将收拾行囊，奔赴下一个远

方，去那些需要道路的地方——铺路、修桥。

筑路 12 载 ，罗峥鑫参建的 铁 路 、公 路 里 程 数 累 计 105 公 里 ——

大道通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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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情侣”这两年

本报记者 陈华

9年前，原本想成为数学家的 90后博士

孔伟成“一不小心”踏入了量子计算领域。

经典计算机需要花费 100 万年才能完

成 的 运 算 ，量 子 计 算 机 可 能 只 需 要 几 秒

钟。孔伟成正在探路的项目就是研发量

子计算机。

量子计算在密码分析、气象预报、石

油勘探、药物设计等领域很有前景，被认

为将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动力。但

研究难度超乎想象。

科学的高峰就矗立在那里，登山的路有

很多条，没有人知道哪一条是捷径，前进的

路上有太多的未知。

跋涉在量子科学的世界，孔伟成的每一

步都走得格外艰难。

为了让量子计算机从实验室走向工程

化运用，孔伟成反复求证、不断探索。每一

次微小的进步，都是他向前的动力。

量子大道上的探险者

量子大道是位于安徽省合肥高新区的

一条不太长的道路。本源量子和另外几家

同样以量子冠名的企业都坐落在这条道路

两侧。

本源量子轮值董事长兼量子测控中心

总 监 孔 伟 成 的 办 公 室 ，可 以 用 简 易 来 形

容。一张办公桌上放着一台电脑，几把椅

子和一个支在架子上的书写板占据了大部

分空间。

孔伟成穿着一件肘部已经磨得发白的羊

毛衫，在这间办公室里思考“国之重器”的研

发。事实上，大多数时间，他的办公地点并

不在这里，而是在研发平台或是项目现场。

本源量子成立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是

国内首家将量子计算正式推向商用领域的

量子计算企业，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灿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国平教授带领中科大

博士团队创立。

本、硕、博都在中科大就读的孔伟成，参

与了本源量子创立的全过程，并承担量子计

算机硬件研发任务。

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几乎每往前走一

步都是开创性的。

“如何搭建实物，没有任何经验，没有任

何先例，只能通过自己一点一点地想，一点

一点地试。”孔伟成说。

在很多情况下，孔伟成面对的是不停地

试错。

一开始，试错成本很高。到了后来，很多

基础工作成熟了，试错成本才慢慢降低。

“有时需要我们一行一行地检查，一点

一点地排除，才能解决遇到的问题。”孔伟成

表示，几年前，他们需要十几个人花费好几

个星期才能排查完毕，但现在他们只需要几

个人用三五天时间就能解决。

他感到欣喜，这些都说明，此前的经验

积累在发挥作用。

黑夜里“打怪升级”

量子计算机研发有多个技术方向，超导

量子计算机是赛道之一，这也是孔伟成所在

的赛道。

孔伟成的团队起先从事的是半导体研

究。顶级科研，领域细分极其清晰，每一个

分支之间犹如有鸿沟天堑，超导对他和团队

来说完全属于“其他领域”。

作为探路者，孔伟成开始学习相关论

文。当时，国内只有极少数高校搭建有这方

面的实验室。他曾在一家高校实验室里待

了半年时间，研究国内外文献，就相关技术

细节与同行交流沟通。

对于孔伟成而言，这也是科研的魅力所

在——进入陌生领域，通过学习了解这里的

规律和规则，沿途有曲径通幽、岔路歧途，也

会收获“打怪升级”的惊喜和愉悦。

平台搭建的历程最能体现这种感受。

“很多时候，一个平台需要花费 10年时

间才能出成果，尤其是超级科学装置。”回忆

起那段时光，孔伟成形容“像是在黑夜中摸

索”，外界几乎看不到他们有什么研究成果，

而他们自己也不确定此刻的跋涉能否到达

目的地。

幸运的是，从 2015年开始，孔伟成和团

队只花了 3 年时间就完成了一整套平台搭

建。这其中，不仅有硬件，还包括芯片研制

和软件基础部分。

“科学家思考原理问题，工程师依靠实

际工作中积累的经验和技术，把理论上 10%

成功率的技术变成 100%可重复实现的工程

技术，写成软件，变成工具，变成人们拿来就

能用的东西。”孔伟成试着向记者解释项目

的运行机制。

过去几年，孔伟成的团队一直坚持这样

的工作方式，让大量工程师与科学家一起亲

密合作。

复杂的数据、晦涩的代码、重复的实

验……孔伟成沉浸其中自得其乐。他原本

想成为一名数学家，整个高中阶段，他数学

考试所有的丢分加在一起还不超过 50 分。

在量子世界长途跋涉

2021 年 9 月 10 日，本源量子发布未来

五年量子计算技术规划路线图。

路线图显示，到 2025年，本源量子将突

破 1000位量子比特，达到 1024位量子比特，

这意味着专用量子计算机诞生，并能实际应

用到一些行业领域中去，影响和改变人们的

生活。

孔伟成相信，脚踏实地去做，实际进展

可能会比路线图还要快。

在他看来，量子计算机需要大量技术

积累，想短期内达到甚至超越国际顶级水

平，几乎不可能。“正因为如此，我们首先

要做的是，不能拉大与别人已经存在的距

离，然后才是从中找到某些点，形成局部

突破。”

孔伟成觉得，现在只是个开始，他还在

研发更先进的技术，培训更多的人员。目

前，整个团队都很拼，经常工作到凌晨。

“想要搭建一个可以使用的量子计算

机，不仅要去项目现场，还需要回到公司，

调动公司几乎所有的团队资源。”孔伟成

说，一年中，他几乎都是在研发平台和外地

两头跑。

孔伟成平时喜欢看历史和科幻类的书

籍，一本《人类简史》已经翻了两遍，平时就

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在他心中，也有一个关

于量子的未来世界。

“这是一件为国家需要、为人类需要而

做的大事，和这件大事相比，眼前的困难又

算什么呢。”在穿越量子计算“无人区”的途

中，孔伟成常常这样想。

用一束激光“照亮”智能制造

本报通讯员 于海 李斌 本报记者 毛浓曦

寒冬时节，陕北大地车轮滚滚，一列列满载煤炭的钢铁巨

龙蜿蜒驶向川湘鄂皖等地，为千家万户送去温暖。

“每天两点一线，累的时候不吃不喝倒头就能睡着。但一想

到我的工作能让那么多人在冬天有电用，有暖气，又觉得挺自

豪。”来自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延安机务段的火车司机

郝康提起自己的工作，眼睛一下子亮了，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2019年春节，郝康、雷杰的爱情故事《相约在零点 37分》在

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感动了成千上万电视机前

的观众，各媒体平台上亿人次的点击量更让千家万户都认识

了这对淳朴的铁路情侣。

两年时间悄然走过。2020年，他们步入婚姻殿堂，成立了

自己的小家庭。2021年，郝康如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动力十

足地驾驶着一列列万吨列车沿着包西煤运大通道前往华中、

华南等地区，为当地电厂运输电煤。

“在岗位上一定做好防护，希望过年时我们一起迎接虎

年……”1 月 1 日，刚下夜班的郝康打开手机看到妻子雷杰发

来的信息，笑了，满身疲惫仿佛一扫而空。

“有两个多月没有见她了，每天下班都会给她发微信，很

想她。”郝康有些动情地说。

煤炭是能源供应的“压舱石”。入冬以来，面对采暖季保

暖保供运输，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公司紧盯包西、浩吉煤运大

通道，不断加大陕北、渭北煤炭外运力度，郝康的工作量随之

陡然激增。

更为严峻的是，2021年 12月底，陕西疫情点状暴发，为减少

疫情对生产的影响，西安局集团公司对调度、机车乘务等关键

岗位人员实施集中统一管理，在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的同时，全

力以赴保电煤运输，保民生所需，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节。

“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我们组建了党员突击队，郝康当时

听到消息就给我打了电话，说要加入突击队，刚刚成家的 90后

‘娃娃’能有这样的想法让我很感动。”延安机务段榆林车间党

总支书记李鹏感慨地说。原来，为了做好疫情下的运输生产，

西安局集团公司成立重要行车岗位应急特备队，当时正在家

休假的郝康，看到倡议书后，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我和雷杰因为铁路相识、相爱，也因为铁路让大家都认

识了我们。在危急时刻，坚守岗位、做出成绩，才对得起这份

荣耀。”郝康说。

90 后“博士工匠”

工 匠

语 录

“这是一件为国家需要、为人类需要而做的大事，和这件大事相
比，眼前的困难又算什么呢。” ——孔伟成

陈华

潜心研发量子计算机的博士孔伟成到

底是算作科学家，还是工程师呢？抑或两

者兼有？

本、硕、博阶段都在国内一流大学就

读，孔伟成是典型科班出身的高才生。他

与那些一半时间学习理论、一半时间在车

间里实践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完全是两种不

同的成长路径。

一个徜徉于人们直观感受不到、日常

生活尚未得到普遍应用的量子世界的工程

师，与一个讲究榫卯正确、拼缝严密、设计

精巧的木工，或是在焊花四溅中将两个金

属接头焊接得严丝合缝的电焊工，他们的

共同点是什么呢？

也许，就是面对“一件东西”时候的执

着，就是想方设法把“一件东西”做好。

面对几乎是“空白”的量子计算机领

域，孔伟成带着团队人员从零做起，不断研

发，不停地试错，在工程化运用过程中，不

厌其烦地解决未知问题。

孔伟成的这些特征，我们在很多大国

工匠身上都能找到类似的影子。他们执

着，极致，他们又都拥有做好这些东西的绝

技绝活，并且，他们生活得都很纯粹，仿佛

与“功利的世界”绝缘。

最终，他们能够实现的都是毫米级微米级

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高度、精度、创造与突破。

量子计算机，那是一个面向未来，绝对

可以称得上“技术革命”色彩的“新东西”。

世界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制造出一台能

够面向普通人群体的通用量子计算机，有

的只是在某些方面取得技术突破的量子计

算机原型机。

要想把这样一个尖端的、前沿的、颠覆

性的实验技术变成工程技术，需要像孔伟

成这样有扎实学术功底，游走在科学家与

工程师之间的新工匠。在新科技的蓝海，

实现属于他又属于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

生活的新突破。当然，也需要和他匠心相

通，技术娴熟、技艺精湛的工匠人才，共同

抵达科技改变生活的新未来。

时代欣赏这样的学霸，在大多数同龄

人正在为生活打拼的时候，他选择了一条

更为艰难的道路。在一片未知中探索未

来，很难！但我们相信，未来一定会来。

匠心相通 共抵未来

赵春青 绘


